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《初期大乘》第02章第1節(p.0043-p.0084)

第二章  佛陀遺體、遺物、遺跡的崇敬

※總說
○導師以「釋尊般涅槃，引起佛弟子內心無比的懷念」為大乘起源的總線索。

○這種懷念表現於外，是多方面的，如對佛遺體、遺物、遺跡的崇敬與供養，這種事相上的崇敬，導引佛教進入一嶄新的境界，也就是不自覺的進入大乘的領域。

　　　　※【問題思考】

　　　　　１、必然的發展？

　　　　　２、因緣促成大乘興起？

　　　　　３、非個人主導，而是教界事實之趨向？

○本章從佛般涅槃開始，從經、律、論及中國歷代留學僧所親歷的記錄中，來看由於對佛的懷念，崇敬佛陀遺體、遺物、遺跡，所形成的的新氣氛。

第一節、探討對佛陀遺體（舍利）之崇敬引起及因供養舍利而興建塔(廟)及支提所引起相關問題。

第二節、探討對佛陀遺物、遺跡之崇敬與巡禮。

第三節、則總結以上之崇敬所引發之佛教之新境界

第一節  佛陀遺體的崇敬
(p.43- p.84)
第一項  佛般涅槃與舍利建塔
(p.43- p.48)
（一）記載佛般涅槃傳說之文獻：1.《大般涅槃經》、2.《長阿含遊行經》、3.《雜事》的《大涅槃譬喻》、4.《增壹阿含經》：5.《佛般泥洹經》、6.《般泥洹經》、7.法顯譯《大般涅槃經》、8.《十誦律》卷60。

（二）入滅與永別之差異？
　　非迷茫失措，而是自然涌現「為自己、為眾生、為聖教」延續之宗教情操。

　　１、如何延續佛法──法與律的結集。（法身）

　　２、佛遺體之處理──在家眾處理。（色身）→請參考本書，p.72。

（三）本小節之問題有三：
１、荼毘（闍維）建塔之事本是在家清淨信士之事。（相信平川彰博士以此做了文章）。
２、荼毘與葬禮非常隆重，是以輪王之禮行之。
３、分到舍利的八大國王都是古代東方毘提訶Videha王朝治下的民族。

（四）經論中分到舍利八國之四種傳說表列。（根據：Ⅰ《長阿含遊行經》；Ⅱ《長部大般涅槃經》；Ⅲ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》；Ⅳ《十誦律》之記載）
→請參考本書，p.80。
　　

	《長阿含經》

《遊行經》

	《長部》

《大般涅槃經》

	《十誦律》

	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》


	1拘尸國
	8.KusinArA
	1拘尸國
	1拘尸那城

	2波婆國
	7.Pava
	2波婆國
	2波波邑

	3遮羅國
	4.Allakappa
	4遮勒國
	3遮羅博邑

	4羅摩伽國
	5.RAmagAma
	3羅摩聚落
	4阿羅摩邑

	5毘留提國
	6.VeThadipa
	5毘[少/兔]國
	5吠率奴邑

	6迦維羅衛國
	3.KApilavatthu
	7迦毘羅婆國
	6劫比羅城

	7毘舍離國
	2.VesAli
	6毘耶離國
	7吠舍離

	8摩竭國
	1.MAgadha
	8摩伽陀國
	8摩伽陀國


（五）後來還有瓶塔〔香姓婆羅門
〕和炭塔（甚至於灰塔〔Moliya族人〕）之供養。（《高僧法顯傳》（大正51，861c）；《大唐西域記》卷6（大正51，903a）；《十誦律》
；《佛般泥洹經》；《般泥洹經》。）
（六）其他傳說：後來甚至有龍王、天眾也參與分舍利之傳說（《大唐西域記》、南傳《大般涅槃經》。）另外《大唐西域記》也記載連北方烏仗那之上軍王也分得一份舍利之傳說。

（七）雖然當時分舍利與建塔的情形，不能充分明了，但建塔供奉的風氣，的確從此發達起來。佛陀在世時，「如來為上首」的僧伽佛教，由於佛的般涅槃，漸移轉為（如來）塔寺為中心的佛教。

第二項  舍利．馱都．塔．支提
(p.49- p.52）
（一）兩個重點：
１、舍利
和馱都的關係。→和大乘之三系有關
２、塔和支提的關係。→和初期大乘之起源有關
（平川彰從此推斷大乘的起源）

（二）佛的遺體稱為「舍利」，荼毘或未荼毘之遺體皆稱為「舍利」，佛的爪、髮、牙齒等，也受到尊敬、供養。

（三）「馱都」── 一般譯為「界」
，與舍利有類似的意思。《大毘婆沙論》卷71說：「界是何義？答：種族義是界義，段義、分義、片義、異相義、不相似義、分齊義是界義。」（大正27，367c），所以「如來舍利」也稱「如來馱都」──「如來界」，起初應該是如來遺體所有的分分質素。或把「舍利」和「馱都」合稱為「舍利馱都」。（南傳之「大般涅槃經」也稱《如來馱都》）。

（四）馱都也有類性的意思，也應用到普遍的理性，如說「法界」常住。這樣，如來馱都──「如來界」就和「如來性」的意義相通；從「佛法」演進到「大乘佛法」的過程中，這個名詞，引起了重要的作用。

（五）《摩訶僧祇律》卷33（大正22，498b）說：「有舍利者名塔，無舍利者名枝提」。但是古代傳譯每每將「支提」和「塔」混雜不分。舉例：《長阿含經》。

    塔：塔與墳：1、意義相同→土堆

                2、也有不同→另外的建築

    支提：宗教的建築物（供僧人居住）→另請見本書，p.206指通神祠。

（六）佛的時代就有支提，舉例：南傳之《大般涅槃經》。

（七）凡是建造的塔，也可以稱為支提；但支提卻不一定是塔，如一般神廟。（應該是預為反對平川彰之用。）

第三項 阿育王大興塔寺
（p.52- p.58）
（一）佛法相當的發達，得到阿育王的信仰與護持，得到了更大的發展。

◎北方之傳說：阿育王在優波鞠多Upagupta的啟導下，修造了八萬四千塔，見於：《阿育王經》卷1（大正50，135a）；
◎南方之傳說：《善見律毘婆沙》卷1（大正24，681a）、《島史》與《大史》。

（二）摩哂陀Mahinda派修摩那Sumana取舍利之故事，同樣見於《善見律毘婆沙》卷3（大正24，690a）、《島史》與《大史》。

當時錫蘭的佛教，有分請舍利造塔的傳說，其他地區，當然也可以發生同樣的情形。阿育王時代的疆域，從發見的摩崖〔石上刻字〕與石柱法敕〔dharma-dipi；dharma-lipi〕，分布到全印度（除印度南端部分）；所派的傳教師，更北方到臾那Yona世界，南方到錫蘭來看，統治區相當廣大，佛法的宏傳區更大。在阿育王時，造精舍，建舍利塔，成為一時風尚，至少是阿育王起著示範作用，佛教界普遍而急劇的發展起來。

（三）另外，阿育王所建之塔也見於《大唐西域記》，近代在印度考古仍可見阿育王所立之塔和石柱。〔玄奘與法顯所見過去三佛的塔，相同。〕
（四）阿育王造塔之前，已有過去佛之塔，記錄見於《大唐西域記》，阿育王只是造塔運動之推動者。（淨按：可能和平川彰之推論有關，平川彰教授大概說：阿育王造塔運動之發明者，造成大乘佛教之發達。故導師有此說反證。）

（五）過去，造塔的理由是使人在交通要道見佛塔，思慕如來法王道化，生獲福利，死得上天。到了阿育王時，「八萬四千大寺，起塔八萬四千」，塔不一定在寺內，但與寺院緊密的聯結在一起。我們知道，在造佛像風氣沒有普遍以前，舍利塔是等於寺院中（大雄寶殿內）佛像的地位，為信佛者瞻仰禮拜的中心。佛法發展中，形成了歸依佛、法、僧──三寶的佛教；三寶是信仰的對象。然在一般人的心中，多少有重於如來的傾向。如五根，以對如來及如來的教法不疑為信根，這是特重於如來（及如來的教法）了。（《長阿含經》卷7《弊宿經》，大正1，46c）

（六）對佛的遺體──舍利，作為供養禮拜，啟發清淨信心的具體對象，可說是順應一般宗教情感的需要而自然發展起來的。阿育王時代，將舍利送到各處，讓每一地方的佛教，有佛的遺體──舍利，可以供養禮拜，如佛在世時那樣的成為信仰中心，三寶具足。（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》卷23，大正23，753a）
信眾到寺院裡來，教他敬佛──供養制底，禮僧，聽法，成為化導信眾，歸敬三寶的具體行儀。這是舍利塔普遍造立的實際意義。

第四項  塔的建築與供養
（p.58- p.68）
（一）本小節兩個子題：
１、塔的形式（塔的形態，依律部所傳，已有部派的色彩，但還可以了解出原始的形態。）

２、佛舍利與由舍利之供養轉為遺物的供養

（二）有關塔的造形之文獻有三：
1.《摩訶僧祗律》：「塔基」、「塔身」、「盤蓋」、「輪相」（卷33，大正22，497c）
2.《根有律雜事》：（「塔基」、「塔身」、「覆缽」、「平頭」、「輪竿與相輪」、「寶瓶」）； 
3.《善見律毘婆沙》：「塔基」與「塔」（身）二部分（大正24，691a）。

說一切有部所傳的佛塔，比大眾部的要複雜些。塔上的「相輪」，起初可能沒有一定，後來北方才依證果的高低而分別多少。「相輪」的或多或少，是說一切有部的規制。上端安「寶瓶」，《僧祇律》等都沒有說到。

（三）塔的演進：
1.最早的傳說（善見律註序及大史）說：是磚造而且僅王的膝骨一樣高。
2.後來再逐漸加高。
3.在原來小塔上加蓋。

（四）有關塔的形式之記載有三：
1.《五分律》（化地部）：「露塔、屋塔、無壁塔」。

2.《四分律》（法藏部）：「塔露地」與「屋覆」；
3.《毗尼摩得勒伽》（有部）：「偷婆」、「偷婆舍」。
「無壁塔」可說是「屋塔」的一類，不過沒有牆壁而已。塔，不外乎「露塔」與「屋塔」二類：「露塔」是塔上沒有覆蔽的，「屋塔」是舍利塔供在屋內的。從後代發展的塔型來看，也只此二類。
（１）從「露塔」而發展成的：

古傳「塔基」與象一樣高，要上去，必須安上層級。這樣的露塔，在向高向大的發展中，如緬甸的（Soolay）
塔，泰國的（ayuthia）(或稱ayutthaya)佛塔。
在覆缽形（也有多少變化）的塔身下，一層層的塔基，是「塔基」層次的增多。平頭以上，作圓錐形。南方錫蘭、緬、泰的塔式，是屬於這一類型的。

（２）從「屋塔」而發展成的：

「塔身」作房屋形、樓閣形（北方烏仗那（udāna）的瞢揭釐（Maṅganli）城，就是稻穀樓閣的意義），於是三重、五重、七重、九重、十一重、十三重的塔，特別在北印度、中國、日本等地發達起來。這樣的塔，可說受到相輪（一至十三）的影響；當然上面還有相輪。而原有覆缽形的塔身，作為覆缽形而安在塔身與相輪的中間。這種屋（樓閣）塔，層次一多，又成為「露塔」了。
（五）造塔的趨勢，是又高又大又多，到了使人驚異的程度。塔的向高大發展，是可以理解的。塔要建在「高顯處」、「四衢道中」、「四衢道側」，主要是為了使人見了，於如來「生戀慕心」，啟發信心。〔參見《望月佛教大辭典》p.3832-3839〕參照附表
　　　建塔是聲聞部派佛教的特色，大乘佛法也繼承了下來。建造舍利塔所形成的無數建築，代表了那時佛教的形式化與藝術化的傾向。
（六）露塔如：塔群如：
緬甸mandalay附近有四百五十塔（廣淨按：pagan平原有一萬座多塔，現存還有三千座以上）；Pegu(現仰光郊區的shwedagon大金塔 (書上作：shwemauddu，查不到，疑拼錯？照片參照： http://web.ukonline.co.uk/buddhism/shwedgn.htm)；
印尼java的Borobudur塔照片參照：http://www.bergerfoundation.ch/Borobudur/E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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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塔在一般人的心目中，是尊敬的，莊嚴的，又是藝術化的，越來越接近大乘的風格。不過，塔在印度，始終是宗教的信敬對象，還不會如中國那樣的佛塔，部分發展為點綴風景，「登臨眺望」；或者神秘化為鎮壓風水（或妖怪）的東西。
（八）除了舍利之外，還供養佛牙、頂骨、頭髮、供佛牙的臺（法顯、惠生、玄奘所見），尤其在北印度，更有占卜等行為之記錄。（《大唐西域記》（大正51，879a-b）、《法顯傳》（大正51，865a-b）

古人對佛舍利的尊敬，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！

（九）造舍利塔，尊敬供養，是不分南北的，不分部派的，在印度本土，已經不只是在家信眾的事，而是出家眾在中主持推動的。
◎《四分律》在受戒終了時，對新戒比丘這樣說：「汝當善受教法，應當勸化作福治塔」！勸人修治舍利塔，竟成為出家眾的重要任務！其實供養三寶──作福，也不只是在家信眾的事。

◎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》卷4，大正23，642b說：「時諸苾芻，既聞斯說，多行乞丐，於佛法僧廣興供養，時佛教法漸更增廣」。

「於三寶中廣修供養」，包含了興造寺院，建立塔婆（塑造佛像）。這些是能啟發世人信心的。使佛法更興盛流行起來，也就以此為弘揚佛法的方便。舍利越來越多，舍利塔也越多越大，這該是一項重要理由吧！
淨：以上應該是反證平川彰：塔之興建只興盛於北印度而且是在家人所管理供養之說。（因此大乘教團出於非僧非俗之教團。）

第五項  佛塔與僧伽的關係
（p.68- p.76）
（一）重點是：塔和僧伽有密切之關係，而非如平川彰教授所說的塔和僧伽是分離的。

（二）佛舍利的供奉，起初是八王分舍利，在「四衢道中」造塔。造塔是需要物資與經費的，所以是在家信眾的事。然佛為僧伽的上首，法的宣說者；三寶為佛教的全體，所以舍利造塔，並非與僧眾對立，脫離關係，必然要相互關聯的。在阿育王時，達到「起八萬四千大寺，起塔八萬四千」，有僧眾住處就有舍利塔的傳說。
（三）「塔」：

１、少數：
是獨立的建築，專供佛弟子的瞻仰禮拜，是沒有人住的，旁邊也沒有僧院。
２、多數：
部派時代的佛塔，都是與僧眾有關的，有僧眾住處就有佛塔。

所以，在部派佛教中，「三寶別體」
，佛塔地與僧地，佛物與僧物，雖嚴格的區別，而佛塔與僧伽──出家比丘（比丘尼）眾，不但關係密切，佛塔反而是從屬於僧伽的。這是部派佛教時代的歷史事實，證明如下：（從所引文獻可見此遍各部派及在南北印都有，並非孤證。）

　　（１）塔地與僧地，是聯合在一起的。進寺先禮塔，然後禮上座。

※《摩訶僧祇律》卷33（大正22，498a）所說。

※《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》卷27（大正22，179a）

※《四分律》卷29（大正22，767a）；卷49（大正22，930c-931b）
※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》卷8（大正23，666b-c）；卷11（大正23，682a-b）；卷12（大正23，690c）。
→塔與僧眾住處相連，為印度大陸部派佛教所一致的。

（２）塔在僧坊旁邊（或在中央），僧伽及僧中「知僧事」的，有供養與為塔服勞的義務。
※《毘尼母經》卷5（大正24，828b）

※《根本說一切有部目得迦》卷8（大正24，445c-446a）

※《十誦律》卷16（大正23，110b）；卷22（大正23，160a）；卷34（大正23，249c）

※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安居事》（大正23，1043a）

※《摩訶僧祇律》卷33（大正22，497b-498c）

※《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》卷26（大正22，172c-173a）

※《四分律》卷18（大正22，687b）；卷19（大正22，692c）；卷35（大正）；卷52（大正22，958b）
→為佛作塔，不只是說一切有部的主張，而是各部派所共的，那就是佛與比丘們，為迦葉佛作塔的故事。這與佛涅槃時，以造塔為在家信眾的事，似乎矛盾，但這是事實的發展趨向：在舍利造塔運動中，塔與僧坊相連，造塔也由僧眾負責──自己勞作，或勸化信眾來建造。塔事，是知事僧所經營的。

→平川彰《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》（p.624）：在Bharhut與SAnchi佛塔，發見銘文中供養者的人名，比丘、比丘尼的人數，與在家信眾，約為二與三之比。
（３）塔與塔物的守護，是出家僧眾的責任。
※《四分律》卷21（大正22，710b-c）
※《摩訶僧祇律》卷33（大正22，498c-499a）

※《十誦律》卷56（大正23，415c）

→舍利塔，佛教初期是由在家信眾建造的。供養塔的財物，如有多餘的，就由在家人存放生息，作為修治供養塔的費用。上面所引的資料，說明了舍利塔由在家眾而移歸出家眾的過程。

→七百結集的主要問題，是毘舍離比丘的受取金銀，在當時是認為非法的。在佛教的發達中，舍利塔越來越莊嚴，供養也越來越豐厚，無論是金銀珍寶，以及作為貨幣流通的金錢，僧眾都為塔為僧而接受了。受取金銀財物生息的，也由毘舍離比丘開始。

→這一制度，終於為佛教全體所接受；錫蘭也同樣是寺庫中珍寶多得不計其數。然僧眾可以為塔、為僧（甚至為自己）接受金銀，卻不准手捉，而要由淨人或優婆塞，代為分別（塔物與僧物，不能混雜）存取，代為經理生息。

（四）大乘佛法從部派佛教中發展出來，要從阿育王以後的部派佛教的發展去理解，不宜依據早期情況（塔物由在家人經營），及誤解比丘不得在塔中住宿，而想像為從僧伽以外，非僧非俗的佛塔集團中出來。這一段，應與平川彰博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》，作對比的觀察。

第六項  舍利塔引起的問題
（p.76- p.84）
佛弟子將佛陀的遺體──舍利，馱都造塔供養，適應信眾的要求而普遍發達起來。舍利塔的普遍修造，引起的問題極多，這裡說到幾點：

１、供養舍利塔功德的大小：
※《長部》（16）《大般涅槃經》（日譯南傳七‧127）
※《長阿含經》卷3《遊行經》（大正1，20b）
※《異部宗輪論》（大正49，16a-17a）

※《大毘婆沙論》卷82（大正27，425c）
※《四分律》卷31（大正22，785c）→法藏部（與塔相關有26條戒）

※《佛本行集經》卷32（大正3，803a-b）
（１）部派佛教，大抵依據經說，確認造塔、供養塔是有功德的。有功德，所以出家、在家弟子，都熱心於造塔供養。然對於得果的大小，部派間卻有不同的意見。

（２）法藏部的本義，應該是造塔供養，（未來）能得涅槃果，這比起生天說，當然是廣大了。在大乘佛法興起中，才演化為「必成無上道」。對於造塔、供養塔，法藏部是極力推動的一派。然一般部派（除大空派）
，大都熱心於造塔供養，不外乎為了生天。出家眾應勤求解脫，但現生不一定能解脫；在沒有解脫以前，往來人間天上，不正是出家者的希望嗎？

２、舍利的神奇與靈感：

舍利的造塔供養，本為對佛誠敬與懷念的表示。然用香、華、瓔珞、幢幡、傘蓋、飲食、伎樂歌舞──這樣的廣大供養，形成一時風氣……。這種造塔而廣大供養，顯然與世俗的宗教相同，不免失去造塔供養的本意。這樣的宗教行為，會注意到舍利，引發神奇與靈感的信仰。

※《善見律毘婆沙》卷3（大正24，691a-b）

※《島史》（日譯南傳六０‧100）

※《大史》（日譯南傳六０‧266-267）

※《一切善見律註序》（日譯南傳六五‧110）

※《大唐西域記》卷10（大正51，928c）
※《高僧傳》卷1（大正50，325b-c）

※《廣弘明集》卷17（大正52，213b-221a）
※《法苑珠林》卷40（大正53，601c-604b）
３、法舍利窣堵波：

（１）造舍利塔，廣修供養的風氣，對大乘佛法來說，接近了一步；如約佛法說，也許是質的開始衰落。然舍利造塔，也還有引向高一層的作用。

（２）舍利是佛的遺體，是佛生身的遺餘。佛依生身而得大覺，並由此而廣化眾生。懷念佛的恩德，所以為生身舍利造塔，並修種種的供養。然佛的所以被稱為佛，不是色身，而是法身。由於佛的正覺，體悟正法，所以稱之為佛，這才是真正的佛陀。

（３）佛的生身，火化而留下的身分，稱為舍利。佛的法身，證入無餘般涅槃界，而遺留在世間的佛法，不正是法身的舍利嗎？一般人為「生身舍利」造塔，而為「法身舍利」造塔的，大概是在學問僧中發展出來的。

（４）這二類舍利，如《浴佛功德經》所說：「身骨舍利」，「法頌舍利」。法──經典的書寫，是西元前一世紀，但短篇或一四句偈的書寫（如緣起法頌），當然要早些。為法（身）舍利造塔的，是將經藏在塔內；而多數是寫一首「緣起法頌」，藏在塔內，所以稱為「法頌舍利」。從佛的靈骨崇拜，而到尊敬佛的教法，不能不說是高出一層。但受到造塔功德的鼓勵，及造塔不問大小，功德都是一樣，當然越多越好。法身舍利塔的供養，後來也成為純信仰的。

４、舍利塔與龍王：（參見本書，p.48註腳10）
（１）人間八王分：

八分舍利，如《長部》（16）《大般涅槃經》。

（２）人間八王分，一分天，一分龍眾：

《大唐西域記》卷6（大正51，904c）〔又卷3說：烏仗那上軍王也分得一分（大正51，884b）〕
（３）人間供養七分，龍王供養一分：

【南傳】：

※《大般涅槃經》（日譯南傳七‧162-163）。

【北傳】：

Ａ、阿育王只取到七分舍利，藍莫村（龍王）的舍利，卻沒有取到。

※《阿育王傳》卷1（大正50，102a）

※《阿育王經》卷2（大正50，135a）
※《高僧法顯傳》（大正51，861b）
※《大唐西域記》卷6（大正51，902b-c）
Ｂ、阿育王有取得龍王的一分，共八分舍利。
※同本異譯的《雜阿含經》卷23（大正2，165a）：「王從龍索舍利供養，龍即與之」，那是八分舍利，都被育王取去了。

※這該是南傳人間供養七分的來源吧！
※取得龍王舍利，另有一類似的傳說，如失譯的《雜譬喻經》卷上（大正4，503b）所說，與《阿育王譬喻經》（即《阿育龍調伏譬喻》）大同。

Ｃ、阿育王沒有取得龍王的一分，龍王所供養的舍利塔，在龍宮，不在八王所分舍利之內。

※阿育王、龍、舍利塔，結合在一起，極可能從阿育王造舍利塔而來。

　　（４）龍王、舍利塔的結合
◎龍王、舍利塔的結合，傳說是神話式的，變化很大。骨身舍利代表了佛的色身，法頌舍利代表了佛的法身（法）：塔內所藏的舍利，是法（經書）與佛。龍在佛教中，每有降龍的傳說。龍是暴戾的，佛法能降伏他，調柔他。

◎經中每用來比喻大阿羅漢的功德：「心調柔軟，摩訶那伽」
（義譯作「猶如大龍」）。人類的心，如暴戾剛強的龍一樣。依佛法修持，調伏清淨，也就與調伏了的大龍（大龍，也是大阿羅漢的讚歎詞）一樣。

◎將這聯合起來，心如龍，龍宮有舍利塔，只是沒有被降伏，所以不肯呈上舍利。這就是：心本清淨，有法有佛，只是沒有調柔，所以不能見法見佛。如心調柔了，就能見佛見法，也與龍王調伏，願意獻上舍利一樣。

　　　　　◎龍王與舍利塔的傳說，一直留傳在大乘佛教中。龍樹入龍宮，從龍王那裡得經一箱；龍樹入龍宮，得到了一個塔：不都是舍利塔與龍的譬喻嗎？

【相關資料】

1、成玉蘭《佛塔建立與演變---以印度、中國、韓國為例》，華梵大學，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，碩士論文，中華民國89年12月。

2、釋覺華，＜佛教建築藝術---印尼婆羅浮屠大佛塔＞，《佛學論文獎學金得獎論文集》，發行所：財團法人台灣省台中市正覺堂，中華民國91年1月31日出版。
3、釋仁華，<塔的象徵與意義>，《華梵佛學年刊-般若專輯》，第二、三期合刊，華梵佛學研究所，民國73年。

上開下仁法師 指導


釋海順 敬編


2 0 0 6 / 09 / 01











� 印順導師著《華雨集第二冊》p.60：「釋尊的涅槃，引起佛弟子內心無比的懷念。對佛的憶念，深深的存在於內心，表現於事相方面的，是佛陀遺體、遺跡、遺物的崇敬。」


� 印順導師著《華雨集第二冊》p.60~61：「釋尊的涅槃，引起佛弟子內心無比的懷念。對佛的憶念，深深的存在於內心，表現於事相方面的，是佛陀遺體、遺跡、遺物的崇敬。佛的遺體──舍利śarīra，經火化而遺留下來的，起初是八王平分舍利，建塔stūpa供養。塔是高顯的意思，與中國的「墳」義相同。佛涅槃以後，人間的佛是見不到了，見佛的舍利，與見佛一樣。由於佛法的發展，教區不斷擴大，西元三世紀中，阿育王Aśoka將佛舍利分布到各方，建塔供養。舍利塔是代表佛的，與僧眾及傳誦、修持中的法，合為三寶，表彰人間佛教的具體形相。從此，因佛教發展而舍利塔的建築更多，塔也越建而越是高大。佛牙也是佛的遺體，所以也受到尊敬。佛舍利的崇敬供養，因信、施而有福德，並非「神」那樣的崇拜。」；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p.33：「釋尊的遺體──舍利（śarīra），在大迦葉（Mahākāśyapa）的主持下，舉行荼毘（jhāpita）典禮。荼毘（火化）遺下來的碎舍利，由拘尸那，摩竭陀（Magadha），釋迦（śākya）等八王，分得舍利回國建塔（stūpa），供佛弟子的瞻仰禮敬，這是在家佛弟子的事。到西元前三世紀中，孔雀（Maurya）王朝的阿育王（Aśoka）信佛。育王集合一部分的佛舍利，分送到有佛法流行的地區，（多數）在僧寺旁建塔，作為禮敬供養的對象，以滿足佛弟子對佛懷念的虔誠。舍利塔與出家眾的僧寺相關聯，出家眾也漸漸的負起建塔及對塔的管理責任。舍利塔是象徵佛陀的。佛法以三寶（ratnatraya）為歸依處，而佛卻已過去了，為眾生著想，以舍利塔象徵佛寶，這是可以理解的。」；印順導師著《青年的佛教》p.218：「釋尊涅槃以後，弟子們舉行了隆重的火葬典禮。從此，釋尊的身相音聲，再也不能見聞了！但是世人對於釋尊的崇敬，有加無已，所以火化剩餘的佛舍利（骨分），由八大國王，均分供養。到了阿育王時，又取出八王供養的佛舍利，分散而藏在塔裡（塔的意思是高顯，與墳的意義相近），名為舍利塔。據說：阿育王造了八萬四千塔，分送到佛教世界的每一教區，讓佛弟子供養恭敬。我國寧波阿育王寺的舍利塔，就是八萬四千塔之一。」


� 《長阿含經》卷4《遊行經》（大正1，30a8~11）。


� 《日譯南傳大藏經》冊7（p.161~162）。


� 《十誦律》卷60（大正23，446b）。


� 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》卷39（大正24，402b12~17）。


� 《長阿含經》《遊行經》作「香性」婆羅門；《十誦律》作「烟」婆羅門；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》作「突路拏」婆羅門；《長部》《大般涅槃經》作DroNa。


� 《十誦律》卷60：「爾時，閻浮提中八舍利塔，第九瓶塔，第十炭塔。佛初般涅槃後起十塔，自是以後起無量塔。」(大正23，447a9-11)。


� 當時的分取舍利，後代的異說不一：有分別灰塔與炭塔為二塔的，如《佛般泥洹經》（大正1，175c），《般泥洹經》（大正1，190c）。有說人間供養七分，龍王供養一分，如《大般涅槃經》（日譯南傳七‧162-163）；《大唐西域記》卷6說：「即作三分：一諸天，二龍眾，三留人間八國重分」（大正51，904c），又卷3說：「烏仗那上軍王也分得一分。」（大正51，884b）。


� 印順導師著《佛法是救世之光》p.329：「舍利是印度語，或譯作室利羅、設利羅；譯義為「骨身」，「體」，「遺身」，即死後身體的總稱。我國對於祖先的遺體，都安葬全屍於墳墓，墳墓便成為我們民族宗教的尊敬對象。但印度俗例多用火葬，火葬後的骨灰──舍利，藏在金屬的，石質的，陶質的容器中，埋在地下，稍稍高出地面，即稱為塔，塔是高顯的意思，這等於我國的墳了。藏舍利的容器，無論是金屬的，石質的，有特殊形式，可以供奉在屋裡，也就稱為塔。這種藏舍利的塔，就是中國寶塔的來源。印度重火葬，塔裡供奉舍利，舍利與塔，在印度民族宗教中，也就成為尊敬的對象了！」


� 《梵和大辭典》p.641【馱都】：（dhātu）漢譯為：「界、身界、世界、大、根、性、根性、種性、種、言根、舍利。」；《瑜伽論記》卷6：「梵本云：馱都，此云界，是因義也。」(大正42，430c3-4)；《一切經音義》卷70：「馱都：(徒餓反，謂堅實也，亦如來體骨，舍利之異名耳)。」(大正54，767a7)。


� 印順導師著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自序，p.a2：釋尊開示的正法，是「先知法住，後知涅槃」。修學者先徹了因果的必然性──如實知緣起；依緣起而知無常，無我無我所，實現究竟的解脫──涅槃寂滅。涅槃不落有無，不是意識語言所可表示，為修行而自覺自證知的。以菩薩大行為主的「初期大乘」經，繼承「佛法」的正法中心，但「佛法」是「先知法住，後知涅槃」，而「初期大乘」經，卻是直顯深義──涅槃，空性、真如、法界等，都是涅槃的異名。所以，「佛法」從緣起入門，「初期大乘」是直顯諸法的本性寂滅。諸法本性是無二無別、無著無礙的，在「佛」的懷念中，傳出一切眾生有如來（胎）藏，我，自性清淨心的「後期大乘」經。這樣，「正法」由緣起論而發展為法法平等無礙的法（本）性論；又由法（本）性論而演化為佛性（如來藏）本具論；再進就是本來是佛了。這是佛教思想發展中，由法而佛的始終歷程。


� 《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》卷26：「佛言：聽有四種人應起塔，如來、聖弟子、辟支佛、轉輪聖王。諸比丘欲作露塔、屋塔、無壁塔。」(大正22，173a6-8)。


� 詳見：� HYPERLINK "http://www.beloit.edu/~museum//wrightonline/exhibit4/e40792b.htm" ��http://www.beloit.edu/~museum//wrightonline/exhibit4/e40792b.htm�


  其他尚有：� HYPERLINK "http://www.beloit.edu/~museum//wrightonline/exhibit4/e40398b.htm" ��http://www.beloit.edu/~museum//wrightonline/exhibit4/e40398b.htm� 


� 泰國的ayuthia(或稱ayutthaya)佛塔：http://www.thaistudents.com/guidebook/provinces/ayutthaya.html


� 印順導師著《般若經講記》p.99：「佛塔，本是供養佛身的；僧伽藍──寺院，是住出家眾的。中國的佛寺，混合了這二者。反之，有些塔變成什麼鎮山鎖水、憑人遊眺了。佛塔，主要是供養佛的舍利、像設，舍利是如來色身的遺留。」；印順導師著《華雨集第二冊》p.82：「佛塔stūpa，是供奉佛舍利śarīra的。建塔，起初是在家弟子的事，後來漸移轉為僧伽所管理。進一步，塔與洞窟的修建工程，通俗宏化的唄，也熱心的來參加」。平川彰著《印度佛教史》p.312：「佛塔� XE "佛塔" �在本質上就是在家信� XE "信" �徒的。根� XE "根" �據阿含《大般涅槃經� XE "大般涅槃經" �》，佛陀� XE "佛陀" �即將滅� XE "滅" �度時交待阿難� XE "阿難" �，出家� XE "出家" �弟子� XE "弟子" �毋需參與處� XE "處" �理� XE "理" �佛陀遺體（舍利� XE "舍利" �）的儀式，其遺言為：「汝等當為至善� XE "善" �（sadattha� XE "sadattha" �）而努力� XE "力" �」。至於佛陀的遺骨，「有� XE "有" �信心的婆羅門及賢能的居士當供養� XE "供養" �如來舍利（sarira-puja� XE "puja" �）」。佛陀滅後，負責處理遺骸的是拘舍羅� XE "拘舍羅" �的末羅人，而分骨於中印度建八舍利塔的，也是在家信徒。佛舍利和佛塔一開始都是由信眾護持、禮拜。同樣地� XE "地" �，《大般涅槃� XE "般涅槃" �經� XE "經" �》也記載，佛的誕生� XE "生" �地藍毗尼，成道� XE "成道" �地菩提伽耶� XE "菩提伽耶" �，初轉法輪� XE "轉法輪" �地鹿野苑� XE "鹿野苑" �，入滅� XE "入滅" �地拘舍羅，在佛滅後被尊為佛陀的聖� XE "聖" �地，在這些地方建有聖廟（cetiya），並有人到這些聖地朝拜。因� XE "因" �此應該可以認為，佛塔信仰� XE "佛塔信仰" �始於在家信� XE "信" �眾，其後根� XE "根" �據傳統，由信眾護持（即使在現在，緬甸的佛塔� XE "佛塔" �也是由信眾組織委員會負責管理� XE "理" �，比丘� XE "比丘" �不參與）。」。


� 印順導師著《華雨集第二冊》p.59~60：「在佛弟子，特別是有所證悟的聖弟子，崇仰佛功德的偉大；「法乳恩深」，深感佛的慈悲，越來越覺得佛是遠超於一般出家聖弟子的。這才佛本來也稱為「阿羅漢」，聖弟子（阿羅漢）也被稱為「如來」，而現在，佛不再只是（聖弟子）「正覺」，而更進稱為「無上等正覺」了。佛、法、僧鼎立──別體，應起於釋尊晚年；四不壞淨、六念等法門，也依此成立。後起的部派佛教，大都是主張「佛在僧外」，「三寶別體」的。佛物（或「塔物」）與僧物的嚴格分別，就是受了「三寶別體」思想的影響。「佛在僧中」或「佛在僧外」p.1068，成為部派的諍論所在。其實是不用諍論的，這是佛法流布中的先後階段」；印順導師著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：「初期大乘經中，出家菩薩的住處，稱為塔而不名僧伽藍，是源於思想而來的。佛涅槃以後，「三寶別體」，是各部派一致的見解。或說「佛不在僧中」，代表了超越於「僧伽」以外的，信仰的、理想的佛陀觀。菩薩「本生」興起，是通於在家、出家的，不合於僧寶的定義。等到「行菩薩道而向佛果」的，從傳統佛教中出來，就自覺的是不屬於僧伽的」；《說無垢稱經疏》卷5：「贊曰：佛為先，法僧為後。三寶別體，分別為二，了佛尋＝即法僧。三寶同體，皆無為相，與虛空等無不在故，諸法亦爾，皆真如性，名為不二。同體三寶，義如前說。」(大正38，1092c19-23)。


� 印順導師著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p.156。


� 印順導師著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362：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：「佛法中的方廣道人（道人是比丘的舊譯），說一切法無，為龍樹（Nāgārjuna）所破斥的，應是銅鍱部所傳的方廣部（Vetullaka），也稱說大空部（Mahāsuññatāvādin）。『論事』一七‧六──一０；一八‧一──二，說到大空部執。」


� 《善見律毘婆沙》卷3：「舍利即從象頂，上昇虛空，高七多羅樹。現種種神變，五色玄黃。或時出水，或時出火，或復俱出。……取舍利安置塔中，大地六種震動。」(大正24，691a11-b3)。


� 《大智度論》卷3：「【經】摩訶那伽（mahAnAga）。【論】摩訶（mahat）言大，那（na）名不，伽（agha）名罪。諸阿羅漢諸煩惱斷，以是故名不罪。復次，那伽或名龍，或名象。是五千阿羅漢，諸無數阿羅漢中最大力，是以故言如龍如象。水行中龍力大，陸行中象力大。」(大正25，81b13-17)；一切經音義》卷23：「摩訶那伽，(此云：龍，亦云：象，今此力士，力如龍象故，名耳)。」(大正54，456c4)。


� 印順導師著《佛教史地考論》p.21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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